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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影像中的纪实摄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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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照相术被发明与应用，人类在物象自然属性的记录与表现方面取得决定性

的成就，使得记录现实生活与再现世界的梦想成为可能。面对过往的历史流变，社会生活影像中的纪实摄影因

其更能客观记录与揭示物象与事件的视觉原貌，而成为我们追忆或探究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视觉见证。因而，

我们要通过分析梳理纪实摄影在中国的独特发展样态，思考与理解如何去观看并把握此类影像文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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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住世界的影像

自古以来，人就有记录现实世界并留住所见

影像的愿望与冲动。在时间的流向里，从图腾符

号、语言文字、印刷传播、再到视觉影像传媒的

“世界图像的时代”［１］，形形色色的符号和图像把

整个世界串连起来，并展示着人们在不同社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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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独特的观看习惯与记录方式。与文学、绘画、

雕塑、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摄影影像因其

能够更加精确再现客观物象的自然属性特征，因

而成为传播信息、留住记忆、了解人与现实世界

存在状态最重要的方式与窗口。

可以说，从１８３９年８月１９日法国政府宣告

摄影术（Ｄａｇｕｅｒｒｅｏｔｙｐ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被发明之

日起，摄影就与自然、人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

（１８２６年，尼埃普斯在总结前人众多科研成果基

础上，就已经拍摄（Ｈｅ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和制作了世界上

第一张照片《窗外》［２］，首次揭开了人类留住世界

影像的新篇章。）由于照片以机械之手更为客观

地记录与再现了人眼中所见自然世界的原本样

态，去除了绘画主观表现与手工模拟的痕迹，因

而成像效果在视觉还原方面具有更加客观的原

真性。因而，在摄影术出现后，它以快速的现场

记录功能得到人们的青睐而被迅速推广。在我

们回首往昔岁月时，影像文本自然成为展现社会

发展与人文风貌最为直观的历史资料，为我们提

供可以去不断解读的视觉细节与信息。由此，可

以感慨地说，那些忠实记录与表现社会生活的影

像终将成为承载人们情感记忆的重要组成。在

人们想保留自己和世界即将消失的影像时，摄影

将成为人们首选的记录与表达的方式，去展现自

己的思考与判断。通过观看影像文本，人们仿佛

亲历曾经鲜活的历史情境，与在场者重温曾经的

岁月记忆，进行跨越时空的精神观照。

二、源于社会生活的纪实摄影

在摄影术产生之初，摄影的表现题材就源于

人们的社会现实生活。在以科技为先导的工业

化潮流引领下，由于科技成果的不断更新使得摄

影器材不断便携化，摄影从最初作为少数人把玩

的工具，逐步进入大众日常生活，实现着人们“收

藏照片就是收藏世界”［３］的愿望。１８４９年移民美

国的兰根海姆兄弟在费城报刊登的摄影广告词，

充分说明了记录民众生活影像活动的兴起［４］。

面对丰富多样的历史影像文本，我们可以看

到在西方社会，摄影遵循自己内在演替逻辑与发

展脉络。在１９世纪西方文艺发展大潮中，深受

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影响，摄影者以不同的观

念与手段探索摄影语言以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

的体验，表达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并不断丰

富着摄影的语言表达。在不断的实践应用与抽

象提炼中，逐步形成了摄影不同于绘画的“纪实

性”视觉表现语言，此外，摄影语言的转变往往与

材料技术的改进直接相关，其间经历了画意摄

影、自然主义、印象主义、新客观主义、直接摄影

等等流派的一系列变化。摄影随科技发展激发

着摄影者不断创建个性多元的摄影语言，同时，

也为观者扩大观看视野获取视觉信息提供有力

保障。

纵观众多的社会生活影像文本，最具普遍现

实意义、揭示人的生存状况并能够产生深刻社会

影响的肯定是社会记录摄影或纪实摄影（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纪实摄影有其他摄影

类别永远不能代替的地方，这也就是它的魅力所

在，只有拍摄社会生活才是离我们人类最贴近的

一种视觉方式，这是文学、诗歌、美术、都代替不

了的”［５］。在西方社会，纪实摄影泛指所有纪实

性影像，即事物的现实状态通过机械复制功能呈

现的平面化影像，概念较为宽泛并不确定。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农业安

全局ＦＳＡ（Ｆａｒ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以政

府机关为中心有计划地组织摄影家拍摄了约２７

万张美国历史关键时刻的影像，记录了当时农民

面临失业、饥饿以及无家可归的生活图景，从而

改变了美国相关的农业政策法规。这些反映普

通人社会生活的纪实影像推动了当时社会改革，

这次摄影运动也成为纪实摄影的标志性事件。

可以说，社会纪实摄影是社会生活影像发展的高

级阶段，是以摄影者自觉、有意识地关注记录人

类生活，揭示人性并以呈现人类苦难与人格尊严

为特征。社会生活纪实摄影始终以揭示社会现

实为特点，并因涉及到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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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而成为２０世纪世界摄影发展的主流。

透过纪实影像那来自现实生活真实凝重的

视觉构成元素，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摄影者敏

锐的观察与悲悯的普世情怀，这类影像所具有的

震撼力透过镜头直接指向“人”，进而唤起观者内

心良知，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的生存方式与社

会的发展现状。在欧洲，从１９世纪中期英国人

的罗杰·芬顿对克里米亚战争进行主观记录开

始，到尤金·阿杰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利用“纪

实”摄影去记录工业革命中迅速变化的巴黎老

城，雅各布·里斯把镜头对准社会生活的现场，

刘易斯·海因坚持“纪实的宗旨是现实主义精神

与方法相结合”的观点，沃克·埃文斯被作为美

国“ＦＳＡ”中成功实践了现实主义纪实摄影观念

的中坚人物，多西亚·兰格被斯泰肯誉为当时

“古往今来成就最高、最伟大的纪实摄影家”［６］，

还有把眼光放在日常生活的英国人比尔·布兰

特，法国的罗伯特·杜瓦诺，美国的维吉，以及尤

金·史密斯等大批摄影人，他们皆以自己的职业

操守和做人良知成为人类摄影史上的楷模。

１９４７年马格南图片社的成立使得社会纪实摄影

有了确定的组织机构，并成为迄今国际上最为重

要的摄影图片社，不断地激发后继者去思考，应

如何利用摄影记录现实的功能，去揭示社会生活

的本来面貌以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事件。纪

实摄影在信息传媒时代担当的角色，主要是揭露

社会黑暗、战争暴力和各种非正义的人类现象以

及人和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它具有一种社会批判的力量，是使人们记忆最能

接近历史真实的视觉手段，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

历史演进过程中那经常倾斜的杠杆。

三、中国的纪实摄影

纪实摄影概念在中国是改革开放初期作为

文艺理论被介绍到中国的，被摄影界所看重是因

为它排除人为因素的左右，力图真实显现事物现

实状态的道德与立场。由于历史是被人为“选

择”和“打扮”的，但凡在历史的转型期，最剧烈而

深刻的变化，往往从社会生活的底层开始。这本

来是不言而喻的事，问题在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历

史证明，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一直习惯于文

字记录的证据，习惯了没有独立自主人格的人在

场的历史，习惯了失败者及辩护人缺席的宣判，

习惯了以中心代替多元、以精英代表民众、以典

型盖过细节的残缺不全的世界观。因而在中国

历史现实情境下，摄影者们是基于现实的焦虑而

从精神上寻求突破原有意识形态桎捁的迫切需

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摄影界基本是为“形势大

好”的政治宣传服务，伴随国门打开，各种世界先

进理论被介绍进来，随着摄影人的眼界被打开，

也逐渐意识到在之前的摄影实践中，不仅影像本

身的固有属性并未被发掘和表现，而且同时还丧

失了摄影作为现实体验和历史见证的基本功能

和意义。因此，迫切需要重新树立摄影师的独立

人格与主体立场，恢复摄影影像的言说力量，以

及自由表达并干预大众社会生存现状的功能，从

而具有明显的反叛现实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

在此期间，关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大辩论异常激

烈，人道主义甚至超越了政党与文化的差异而成

为衡量“人”的普世价值准则。

可以说，“纪实摄影的出现是一种在中国企

图突破新闻言论禁忌的一种策略，巧妙而有效地

利用了这样一个界限不清的简单概念，利用了它

那种实证主义的品质与性格，并且赋予了它更为

重要的现实功能”［７］。从１９７６年的“四五事件”、

１９７９年“四月影会”及１９８６年“十年一瞬间”、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筹划并举办的“艰巨的历程”到

２００３年“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通过纪实摄影

人的不断实践和全国范围的一次次理论探讨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９年），摄影界对于纪实摄

影的看法越来越深刻，从“艺术”与“非艺术”之

争，最后直接指向摄影的核心问题：即影像要表

达社会中的人性以及人的生存、命运问题。自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生活

的巨变，个人价值和主体精神开始被彰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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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影像的“纪实”清楚看到人性的苏醒与回归，

看到对社会生活以及人们青春记忆的反思，可以

发现真实的“人”开始在影像中被多方位呈现。

从四月影会及李晓斌《上访者》（１９７７年）开始，我

们可以看到有关社会问题的影像作品，吕楠、袁

冬平《精神病院》、解海龙《希望工程纪实》、侯登

科《麦客》、卢广《艾滋病村》、赵铁林《另类人生》；

社会转型过程中即将消失的传统文化及民俗遗

存影像，徐勇《胡同１０１像》、李玉祥《乡土中国》、

陈锦《茶馆》；以及百姓风俗的日记式专题影像，

朱宪民《黄河百姓》、安哥《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胡武功《西安记忆》、焦波《俺爹俺娘》等等影像文

本，都是以平民视角关注弱势或边缘群体、疾病、

环境污染以及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

种社会问题，深刻记录与反映所处时代的社会变

革与文化冲突，是摄影者以个性化视角自觉介入

社会现实之中，以真情去关注社会、人与自然环

境的真实状态。“纪实摄影有着无限的生命力，

因为纪实摄影就是‘关心人的摄影’。通过纪实

摄影我们从社会的人、自然的人、历史的人、现实

的人中探究和‘发现’人的本性。人性是发展变

化的，纪实摄影是发展变化的，我们对人性探究

和‘发现’永无止境”［８］。

自２１世纪８０年代末一直到本世纪初，“纪实

摄影”在中国迅速成为摄影从业人员和爱好者最

重要、也最为引人注目的影像实践，并且逐渐建

立和完善起自己一整套语言系统和操作方法。

透过影像表面可以层层解读它蕴含的故事，还原

曾经存在过的、人的真实生活场景，感受在时代

变迁中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因此，真实、尽可能

客观地正视与记录中国的现实状况，特别是那些

在主流意识形态视野之外的边缘人群和身处底

层的弱势群体生存现状，这就比个人主观情绪表

达更有意义和富于社会责任感。纪实摄影者有

种共识：立足现实社会生活不断发现问题，正是

这些显现社会病态的视觉表征，才是正视社会现

实最有力的出发点，也是能够引发广泛社会关注

的有效策略。这批摄影人在自己的影像实践中

保持了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和道德立场，使得中国

这段复杂的历史成为未来可以被观看和检索的

历史。作为历史亲历者和见证者的纪实摄影家，

他们以敏锐的洞察力用图像的方式书写历史，记

录了一个个瞬间影像记录，还原着历史复杂的真

相。事实证明，这些纪实影像文本已经成为当代

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最有力的视觉注解。

四、纪实摄影的分析与观看

摄影在西方与中国都经历了借用绘画语言

进行表现的过程，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与科技发

展，摄影影像语言与材料技术更新呈现出递进关

系并不断丰富，最终确立了摄影更为接近客观现

实的“纪实性”的本体语言，并成就了摄影丰富多

元的表现形式。由此，我们回望那些组成社会历

史的影像文本，它们作为世界局部的一个个镜像

表征，体现着取景框背后摄影者个性化视角与观

点的隐性表述。影像所具有的真正意义，是在话

语与影像的对话和转化过程中生成的，这样，影

像的实证与视觉的隐喻以及摄取效果的直觉判

断与掌控，都在摄影语言的发展中嵌入了影像文

本之中。作为观者，人们应如何通过不在场的观

看体会曾经动态鲜活的现实生活世界，并通过这

一瞬间视觉元素的选择性组合，去碰触影像背后

在场者的思想创建。从心理、精神、道德与良知，

以及表象化的感官审美，分析摄影者是出于责

任、功利、猎奇，还是艺术立场进行拍摄，这都需

要我们不断进行外在语言形式的比较分析与内

在情感的权衡思考。影像是被摄影者理性驾驭

还是感性释放，它承载了多少世界的客观真实，

社会背景又是如何被植入画面？我想，在经过无

数人生的历练与多视角的分析体验，在社会生活

的境遇中确立并坚守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包

括视觉分析与表达能力，触摸照片影像背后的历

史文化含量和内在的情绪表达，会更深刻地解读

影像文本中蕴藏的、独特的时代信息与精神内

涵。纪实摄影的魅力在于拍摄者对于这个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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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细微的个性观察，它需要拍摄者有广博的知

识储备，以获得敏锐的观察力；它更需要拍摄者

在知识背景下饱含深沉的人文情怀与人道立场，

通过作品去接近事实的真相并彰显人性的力量。

观看，是人类通过视觉感官投入生活世界的

天性与能力。有了摄影，通过机械复制后形成数

量庞大的逼真影像，使人们对于世界的观看更加

快捷直观。这样，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经验可能

大多是来自于各种影像传媒，而用不着对于现实

生活的亲身体验。面对今天的世界图像时代，人

们面对影像也需要一种观看能力的培养，也就是

对世界、人及事件的基本认定与解读能力。通过

对影像视觉元素组合形式的审视，选择某个视点

切入作品进行分析、鉴赏、理解与评判。首先，这

种观看需要观者全面的人生体悟与经验积累，最

终形成个人对事物的态度和洞察力，并在观看影

像作品时被调动和激发。其次，在观看影像时分

析视觉表象因素，让理智先行地判断是非真假，

这完全依赖观者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

所形成的综合评价系统，最终形成自己的评价原

则。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观看影像作

品时，透过影像语言的外在表征，（理解摄影者如

何选择信息符号，在构图组织、影像视角抓取以

及对视觉材料进行众多因素的分析、整理与筛

选，在排除偶然性而得到与事件本质相关的视觉

表达），发掘影像背后潜在的思想观念，以减少对

于影像文本的误读。此外，摄影者对影像语言的

控制，只有通过不断的视觉强化使自己获取影像

的能力成为本能的一种反应，摄影者的主观表达

才能轻松起来，才能让影像自己说话，使影像产

生超越自身的生命力。当然，如何能够通过影像

元素传达自然真实的生命存在与精神世界，将永

远成为影像者追求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在人们

回首昨天，可以感慨地说，在所有摄影的影像资

料中，那些忠实记录社会生活以及关注普通大众

生存命运的影像将成为时代记忆的备忘录，成为

人类影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追溯历史

时可以小心地打开它，去体验有关人生命存在的

平面化表现形式，观看他者精神在场的别样视觉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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